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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嵇康、陶渊明之玄学人生观各有不同，嵇康将其诗化、人间化，陶渊明将其生活化。嵇康和陶
渊明由于身份地位、经济原因、死生态度、政治态度及性格差异等因素，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他们对于山水
和田园的不同走向，并对其玄学人生观造成了重要影响。嵇康和陶渊明的身上各自体现出“自然人”和“社
会人”的一面，嵇康式的没有社会联系与承担的玄学人生观无法实现，而接近下层人民、亲身劳动的陶渊明
为玄学人生观添上了生活的色彩，有了社会联系与承担的玄学人生观也因此得以实现。最终纯粹的玄学人
生观不可能实行，陶渊明将玄学人生观生活化改造后，令它由独立存在而融为生活哲学中的一元，至此纯粹
的玄学人生观湮灭，它由玄远走向了真实平淡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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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与陶渊明生活的魏晋时期，是玄风盛行的
时代，他们深受其影响。嵇康和陶渊明对于山水与
田园的不同选择，也对他们的玄学人生观的实践有
着重要影响，倾向于自然性和倾向于社会性的两条
不同道路，决定了玄学人生观的最后归宿。在理想
与现实、玄远的人生境界与平淡真实的生活的对撞
下，返归自然而又融入生活的一扇大门就此开启。

一、嵇康、陶渊明与玄学人生观的关系

玄学最主要的主张是返归自然，而返归自然的
说法最早不是在魏晋时期提出来的，之前庄子就有
过此类主张。但是，庄子所提出的只是一种精神境

界，确切地说，是一种纯哲理的境界，它是虚无缥缈
的，要真正做到物我两忘是很难实现的。
“嵇康的意义，就在于他把庄子的理想的人生

境界人间化了，把它从纯哲学的境界，变为一种实有
的境界，把它从道的境界，变成诗的境界。”［1］P85嵇
康习惯于将自己体玄悟道的主体精神投射、融注到
自然景物之中，体味“自然”“真意”，获得精神的愉
悦和满足，再以所悟之“意”统摄、提取自然景物，创
造出清空高远的意境。如《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
十九首之十五，嵇康把庄子那不可捉摸的道，体悟为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在无拘无束、悠闲自得的情
景中，心与道和，我与自然融为一体;在俯仰之间，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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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太虚已不是似梦似幻，而是寻到了一种心灵的宁
静。“嵇康的诗，以表现其追求自然、高蹈独立、厌
弃功名富贵的人生观为主要内容。”［2］这个人生观
便是玄学人生观。因此，对于玄学人生观可以理解
为:把人性从礼法中解放出来，返归自然，追求个性
的自由。按照罗宗强先生的说法，嵇康将返归自然
的玄学理论变为一种人生观，将庄子境界变为实有
的人间境界。对于这一观点，笔者是赞同的。此外
他还指出，真正达到玄学人生观所追求的境界的是
陶渊明。玄学追求的最高境界是物我一体、心与自
然泯一，同时这也是老庄的最高境界。嵇康虽然将
其变为具体人生和诗境，却没有真正达到这一境界，
而做到这一点的是陶渊明。在陶渊明之前，士人与
自然的关系往往是欣赏与被欣赏，没有完全融入其
中。而陶渊明与自然是如此的亲近，自然就在他的
生活之中，写自然也是在写他的生活。无论是炊烟、
村落，还是草木、飞鸟，都与他的心灵相通。正如王
国维所言: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无我之境
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 无我
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3］陶
渊明的田园诗正是做到了物我交融，使他笔下的客
观物象都体现了诗人的情感和个性，读其诗，便见其
人格。罗宗强先生还认为，陶渊明是凭借种种思想
和个人因素，摆脱世俗情结的纠缠之后，才达到了与
自然泯一的境界，“他( 陶渊明) 至少已经证明，玄学
人生观不具备实践性品格。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为
玄学人生观画了一个句号。”［1］P85

陶渊明虽然达到了玄学人生观要求的境界，但
它已经是生活化了的玄学人生观，是经过陶渊明改
造后的可以实践的人生观，正因为如此，纯粹的玄学
人生观才走向了终点，它不再独立存在，而是被内化
为陶渊明的生活哲学而存在。

因此，对于嵇康、陶渊明与玄学人生观的关系，
可以这样表述:嵇康将返归自然的玄学理论人间化
了，但并不代表它能长久存在，而陶渊明将其生活化
了，令纯粹的玄学人生观消融而走向了具备实现可
能生活的道路。

二、嵇康、陶渊明不同的选择与影响因素

嵇康与陶渊明对于自然的不同选择以及一些影

响因素，密切关系着其玄学人生观的走向，因此这里
需探讨一番。

应注意到，同是自然，却分山水与田园。如果将
嵇康与陶渊明归类的话，那么姑且可将嵇康所追求
的自然归为山水，而陶渊明更多描写的自然是田园。
同是返归自然，他们选择了不同的走向，是什么原因
影响了他们的选择，又有哪些因素影响着这样一个
结果:嵇康不能将山水( 自然) 化为归宿，不能将玄
学人生观生活化; 而陶渊明能够坚守田园，将田园
( 自然) 化为生活的归宿，实现了将玄学人生观的追
求融入生活。嵇康选择山水，陶渊明坚守田园，到底
有哪些影响因素和差异。

( 一)身份地位及经济原因的差异
嵇康是竹林七贤的代表，当时的名士，龙章凤

姿，性格孤高，不喜与俗人交往，“俗人不可亲，松乔
是我邻。”( 《五言诗三首》其三) 一般人他是不与相
交的，他也因此而得罪了钟会。钟会写了篇《四本
论》，想得到嵇康的指点和推荐，走到嵇宅又不敢
进，远远地把稿子投进去就走开了。还有一次，他去
拜访嵇康。嵇康正在和向秀打铁，见了他不施相见
之礼，连手中的打铁锤都不曾停下。钟会站立良久，
自觉无趣，便要离开。嵇康问他: “何所闻而来? 何
所见而去?”钟会回答说: “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
去。”钟会出身名门，又是司马氏的红人。嵇康看不
惯他那副世俗样，故意冷待他，结果结下私怨、惹祸
上身。在嵇康临刑之时，三千太学生集体情愿，希望
司马昭刀下留人，让嵇康做他们的老师。可见嵇康
在当时的影响力确实很大。名士自然会招来一些俗
人，况且他性格孤高，或独来独往，或只与几个好友
交游，“常与俗人别，谁能睹其踪?”可以说，他的隐
居山林与此不可能没有关系。

此外，嵇康并不以生活基础作为考虑对象，虽然
说他隐居时也打打铁补贴家用，但可想而知，嵇康再
贫穷也不会像陶渊明一样，况且他还有一份闲职，事
务放手不管却照样有薪水，全家的基本生活有保障，
这也为他志在山水提供了条件。

陶渊明虽出身名门，曾祖父陶侃做过东晋大司
马，外祖父孟嘉也是东晋大名士，但到陶渊明时，父
亲去世早，家境从此衰落了。东晋政权是依靠南迁
的北方士族和南方士族建立起来的。世族因蒙受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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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的庇护而垄断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力。“上品
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晋书·刘毅传》) 这就导致
他不可能跻身于世族名士的中心。而他几次出仕
后，对黑暗的统治阶级也不再抱有幻想。

他既然不愿吃折腰而得来的五斗米，但总要想
办法筹措这五斗米来养家糊口。田园自然是他的归
宿了，开垦种植是不错的选择，嵇康打铁是补贴家
用，而陶渊明是完全要靠劳动来自给自足，若隐居山
林，恐怕一家生活更无着落了。在他归隐田园的日
子中，发现和体会到了劳动人民的可敬以及他们深
厚淳朴的情谊。这令他更加坚定了以田园作为归宿
的决心。

由此可见，不同的身份地位和经济方面的原因
影响了嵇康、陶渊明不同的选择。

( 二)死生态度的差异
嵇康受了玄学清谈中的关于养生问题的影响，

他曾作《养生论》一文专门阐述了他的观点，他认为
神仙不是学习能够得来的，若能服食仙药、导养得
理，长生不老是可期之事。因此他选择隐居河内山
阳，是有一定原因的。山阳不仅是汉朝最后一个皇
帝———汉献帝的封地和葬地，而且紧临传说中的神
仙之地———苏门山，可以说是一个养性服食的好地
方。据说嵇康经常上山采药以求长生。他的《幽愤
诗》中最后一句还写道“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
长吟，颐性养寿”。因此，他志在山水，不只是质性
自然，还想到了他的养生长寿。

陶渊明对死生的态度超越了前人，在《自祭文》
中，他直言生死，表现出乐天达命的态度，不求声名
富贵，不计较人生得失，认识到“匪贵前誉，孰重后
歌。人生实难，死之如何!”他并不像嵇康一样相信
成仙长生，“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正是因为
这种超然生死的豁达，陶渊明无需登山采药以求长
生。若说嵇康注重的是五石散之类的养性长生药，
那陶渊明更注重的则是酒。我们可以发现，在各自
谈到身后之事的作品中，在狱中的嵇康想到的是
“煌煌灵芝，一年三秀。余独何为，有志不就。”( 《幽
愤诗》) 而陶渊明想到的是“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
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拟挽歌辞》) 因
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陶渊明坚守田园并不是没有原
因的，经历了许多坎坷的陶渊明对生与死的问题十

分坦然，活着要享受生命之乐，他喜饮酒，又喜爱自
然，在田园坚守便是不错的选择。

从上可知，死生态度的差异与嵇康对于山水、陶
渊明之于田园的坚守也有着重要的影响。那么，又
有哪些因素影响着这样的结果: 嵇康不能将山水
( 自然) 化为生活的归宿，不能将玄学人生观生活
化;而陶渊明却能够坚守田园，实现了将玄学人生观
的追求融入生活。笔者认为其中主要的影响因素是
政治态度及性格的差异。

谈到性格，可以说，嵇康与陶渊明都有质性自然
的一面，他们热爱自然，隐居于山水田园。据有关史
料记载，嵇康成名之前，已寓居河内山阳。而他有了
官职之后，仍放手事务、隐居山阳。这是他质性自然
的一面。但是，嵇康也有着刚肠嫉恶、轻肆直言、遇
事便发的性格。同时，他作为曹魏宗室女婿的身份，
面对司马氏篡权之举，不可能不有所关注，这就使他
处于草野，却心系庙堂，不能放下一颗关注政治的心
而专注于自然。他的被害实在是由于其言论所造成
的，倘若能真正做到隐居山林、不问政治，那么他是
不可能遭此不幸的。隐居山林符合他的质性自然，
同时也是为了躲避司马氏的征辟，然而他始终是放
不下的，不安于隐居生活，忍不住“乱发言论”，这就
难免祸及自身了。孙登就曾告诫过他“子才多而识
寡，难乎免于今之事也”。这一点他在被囚之后才
有所醒悟，“奉时恭默，咎悔不生”，可惜为时已晚。
因此，嵇康的性格与政治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他不能将山水( 自然) 化为归宿，不能将玄学人生观
生活化。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政治环境异常复
杂，他历经了司马道子、元显的专权，王国宝的乱政，
王恭、殷仲堪的起兵，桓玄的篡位及刘裕政权的兴
起。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他们热衷权力之争，而
无暇整顿政治，官场中充满了污浊、庸俗和限制。在
这样的政治环境中，想实现进步的政治理想是不可
能的。陶渊明曾经几次出仕，黑暗的现实令他失望。
“他并不是一位十分执着的人，不像屈原，不像贾
谊，甚至不像嵇康。政治上的是非，他并未更多地操
持以至于固守不屈。”［3］P278他热爱自然，同时有着不
为五斗米折腰的硬气，因此他能坚守田园而不问政
治，能一心把田园当作他生活的天地。更可贵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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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能做到委运任化。他面对生老病死、祸患困
厄，能以从容自然的态度应对，“纵浪大化中，不喜
亦不惧”，他才达到了庄子所描述的人生境界和玄
学追求。可以说，田园 ( 自然) 是陶渊明生活的归
宿，他将心灵与他生活的自然相依相融，嵇康所没有
达到的玄学境界，在陶渊明这里得到了实现。

需做补充一点，嵇康只将返归自然的玄学人生
观变为实有的人间境界，而陶渊明却将玄学人生观
生活化从而达到了这一境界，而这一不同有其时代
性。正始时期，像嵇康这样的名士，始终围绕着如何
在忧患中生存的问题，他们痛苦而执着地寻找适应
那个时代的生活原则，在放浪山水的外表下，是“名
士少有全者”的浓重阴霾。而到了陶渊明的所处的
年代，人们“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如嵇康、阮
籍那样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几乎不复存在了，
社会思想相对平静得多。统治者以名教为幌子、大
肆杀戮异己的正始时代已经过去，因此陶渊明更能
以质性自然来从容地实践玄学的主张。我们这里探
讨嵇康、陶渊明与玄学人生观的关系，是要寻找发展
规律，认清玄学人生观的脉络和走向。

经过此番阐释，大致了解了为何嵇康与陶渊明
对于自然会有不同的选择，为何嵇康动摇而陶渊明
坚守。下面将更深入地论述: 选择山水的嵇康因自
然性而使其玄学人生观破产，走向田园的陶渊明凭
借社会性使玄学人生观融入生活。

三、玄学人生观的走向

玄学人生观的本质是把人性从礼法的束缚中解
放出来，是追求个性的自由。但是，任何个性的自由
都存有如何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人是社会
的人，他既是自我，也是社会群体中的一员。玄学人
生观，作为维系个性自由来说，它是意义重大的。但
是由于它没有解决个人对社会承担的责任的问题，
它之注定为社会所摈弃，也就势在必然。换言之，纯
粹的玄学人生观是不可能实行的。

选择山水的嵇康未能实现玄学人生观的目标，
走向田园的陶渊明却做到了。但是应注意到，陶渊
明做到了，却是有前提的，他将玄学人生观生活化
了，改造了。他用社会性、用生活来改造，使得返归
自然多了生活化、社会化的色彩。其实，同样是自

然，山水本身就更多地包含着人烟稀少、远离尘嚣的
意味，而田园则含有更浓厚的社会人文气息。虽然
同样抱着返归自然的理想，但是对于自然的构建和
要求，选择山水的嵇康更体现了“自然人”的一面，
走向田园的陶渊明更体现出作为“社会人”的一面。

嵇康只是把庄子境界人间化了，但这并不代表
生活化，他所追求的返归自然，是山水人生，是“自
然人”的生活，即在自然中无拘无束、求得心灵的宁
静。从嵇康的一系列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想要
像一只自由的鸟儿冲破束缚，过着“绝尘埃”“逍遥
游太清”的生活。( 《兄秀才公穆人军赠诗十九首》
其一“双鸾匿景曜”) 他赋予自己鸾鸟的形象与庄子
笔下的大鹏相契合。嵇康的理想是无拘无束的生
活，他的任自然是将自己放归于一个远离尘世的自
然之中，他所要求的是外界自然能够让他无拘无束、
自由自在，而不是自己调整心态任自然。冯友兰解
释说，这就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行就怎么
行。这就是‘任自然’。”［4］不关注个人的社会价值，
只重视个体的生命本身，重视形体的长生和精神的
自由超越。“放棹投竿，优游卒岁。”( 《四言》之一)
在他身上，体现得更多的是“自然人”的一面。然而
人始终是社会的人，不可能不受约束而独立于社会
群体之外，没有社会承担，是不现实且无法长存的。
因此，这就注定了嵇康的玄学人生观的悲剧结局。

陶渊明更多地体现出了“社会人”的一面。陶
渊明的理想不是遗世独立、羽化登仙，同样写鸟，却
是“羁鸟恋旧林”。虽然他也是“久在樊笼里”，但他
的“返自然”不是一个人绝尘世，他将这样的理想化
为了“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的生活行为。他在
《桃花源记》中构建了桃花源这个理想国，这是一幅
平等、和谐、美好的人间画面，人们快乐地生活于其
中，靠劳动换来富足。陶渊明并没有把别人排斥在
外，桃花源不是他一个人，而是大家共同的天堂。这
是一个充满人情味儿的理想社会。

就追求返归自然而言，嵇康的纵情山水似乎没有
对社会的承担，更多的是“息徒兰圃，秣马华山”而在
田园中的陶渊明有对社会的承担，没有独立于社会之
外。他弃官归隐，在长期的农耕生活中，逐步接近了
劳动人民。可以说，陶渊明之前的知识分子是很少接
近劳动人民的。更可贵的是，他没有半点知识分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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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子，与农民朝夕相处，认真学习劳动技能，“相见无
杂言，但道桑麻长。”与他们亲如兄弟，“过门更相呼，
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
衣，言笑无厌时。”( 《移居》其二) 诗人用质朴无华的
语言、悠然自在的语调，叙述村居生活的日常片段，款
款写来，却让读者如闻其声，如临其境，备感田园乡村
古朴醇厚的风俗和农民的热情朴实。正是这种淳朴
的情谊，使得陶渊明在生活维艰、全家饥饿的情况下，
向老乡乞食。乞食本是很难为情的事情，身为知识分
子的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而向老乡乞食。这是因
为，前者是他所不齿的督邮，后者则是如兄弟般相处
的劳动人民。同为穷苦之人，能够彼此理解，不会因
为陶渊明乞食而嘲笑他，反而能体会其处境、给予其
帮助，“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
辄倾杯。”( 《乞食》) 可以说，陶渊明走向田园的同时，
也走向了下层的劳动人民。

最值得注意的是，劳动在陶渊明的生活乃至诗
歌中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嵇康虽然也劳动
了，打铁种菜，但是这种劳动可以说是一种兴趣消
遣，即使是换钱，也只算补贴家用，而不是靠此来支
撑整个家庭。如果没有那份闲差，他仅靠那么一点
儿劳动量就想维持生计，恐怕是极其困难的。所以，
在嵇康劳动的过程中，他享受的是劳动的快乐，而从
没有体验过劳动真正的艰辛。就连他打铁，在朋友
们看来也是动作潇洒、风流倜傥。

陶渊明就不同了，他是靠劳动来维持全家生活
的，不劳动就没饭吃，而劳动了也不一定有饭吃。种
田本是靠天吃饭的，难以做到旱涝保收，何况陶渊明
是一个由知识分子转化而来的门外汉，经验十分缺
乏，身体不比庄稼汉。因此，他在劳动中，虽然也体
验到收获的喜悦，但更多的是尝到了劳动的艰辛与
不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田家岂不苦?
弗获辞此难。”却仍然“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 《庚戌岁九月于西田
获早稻》) 陶渊明把解决衣食的耕织看做最大的
“道”，体现出他对劳动的深刻认识。根据马克思对
于劳动的论述，我们可知，劳动是人对社会的一种承
担，不仅是维持个人生计，同时也是促进社会生产
力。因此，从一定角度上讲，劳动是人与社会的一种
纽带，劳动创造了人，人在劳动中不断发明创造乃至

进化，这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地方。
正是这种与劳动人民的倾心交往、对劳动的实

实在在的深刻感悟，为玄学人生观添上了一笔生活
的色彩，陶渊明在田园中，不仅自然被生活化了，玄
学人生观也被生活化了。陶渊明走向田园，但他未
脱离社会，他与社会的联系、对社会的承担，是在田
园生活中实现的。嵇康虽然有对社会政治的关注，
有与社会的联系，但并没有与其返归自然的生活融
合在一起，嵇康更多的是独自上山采药或与好友交
游，而陶渊明则是与农民一起劳作。这样一个有承
担、有社会联系的生活化了的玄学人生观才有长久
存在的可能。

此外，还应认识到，追求返归自然、物我一体的
玄学人生观，虽然是时代的产物，但同时它又是源于
现实而高于现实的。其实，真正完全做到物我泯一，
是不太可能、也不会持久的，人的形与神的问题难以
解决。像鲁迅先生所指出的那样，陶渊明却也并非
是一味地恬静、整天整夜的飘飘然，也有金刚怒目式
的“猛志固常在”。形在田园，而神在纠结。我们也
常常能看到他矛盾的内心。而化解这种矛盾的力
量，是他汲取的各种思想，有儒家的固穷思想、佛家
的波若空观等说法 ( 这些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重点，
因此不予详解。)

无论从各个学派思想中取经，或是自身的条件原
因，然而陶渊明终究是在复杂坎坷的经历中摸索着，
一点点形成着自己特殊的人生体验和观点。陶渊明
是在用他实实在在的生活体验与感悟对玄学人生观
进行改造，嵇康式的追求个性自由、无拘无束生活的
“任自然”，已经被改造了。它不仅仅是回归自然，同
时也是以一颗随顺自然的心来面对世间的荣辱哀乐。
如《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一诗，叙述的是他家里遇火、
房屋焚毁，损失惨重的事情。一蹶不振、自暴自弃是
没有用的，于是他移居舟中，“既已不遇兹，且逐灌我
园。”正是在平凡的生活中，在实实在在的田园劳动
中，陶渊明沉淀着自己，形成了独有的处世哲学，李泽
厚在《中国美学史》中这样说到“他( 陶渊明) 的解脱
法既没有玄学的‘大人先生’式的理想那样高不可攀，
也没有佛学那样的神秘虚幻，而能在最平凡的日常生
活实现一种审美的超越。”［5］这种超越来自于真———
对平凡的感悟。 ( 下转第 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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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生动的细节与画面书中还很多，特别是在
暴风雨中防天福庙翻坝场面的描写，可谓惊心动魄，
这里不再一一引述。报告文学的艺术魅力在这里充
分显现出来。其实，好的报告文学其艺术表现力、艺
术魅力一点也不亚于小说，只是某些人视而不见，故
意用广告报告文学的拙劣来遮蔽优秀报告文学的艺
术光彩。

另外，该作采用了历史回闪的方式将历史与今
天联系在一起，以保持住报告文学的当下性、新闻
性，并在这一前提下增强作品的纵深感、历史感; 穿
插少量的历史典故、文化传说，以增强作品的文化底
蕴;不断引用诗歌，以使 30 多万字的作品不至于呆
板，总之，《中国有条黄柏河》是一部在艺术上苦心

经营，在内容上颇具批判性、现实性的当下中国非常
需要的报告文学佳作。

更令人感动的是作者带病奔波考察，顶着阻力
写作，还亲自在严冬蹚过通过二级站的黄柏河河水，
以体验当年民工在零下几度的水中劳作的艰辛。这
是一位真正有担当的可敬的为民请命的体验派报告
文学作家。

当然作品并非尽善尽美，如 84 页关于海燕的描
写就有些牵强; 109 页上关于 1976 年的历史记忆值
得推敲; 179 页关于东北的寒冷与粮票问题有待商
兑;还有关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引述并不准
确。但瑕不掩瑜，《中国有条黄柏河》是一部值得肯
定的成功之作，是一部优秀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

［责任编辑:王雪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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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41 页) 这并非是玄学名士们的大“道”之
美，而是一种平凡且实在的生活之美。陶渊明的玄
学人生观正是将玄学人生观生活化，化为一种最实
在、最平凡、也是最真最美的人生哲学。诚如明代钟
惺所云: “陶公山水朋友诗文之乐，即从田园耕凿中
一段忧勤讨出，不别作一幅旷达之语。”( 钟惺《古诗
归》) 正是有了这样的真事真景，才有了这样的真情
真语，因此元好问称赞陶诗“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
落尽见真淳。”( 元好问《论诗绝句》)

可以说，随着陶渊明对玄学人生观的生活化改
造，它的玄远成分消失殆尽，玄变为了平淡真实，远
也变为了近在身边，纯粹的玄学人生观湮灭了，“因
其高尚，而感动人心; 而以其远离现实，却以悲剧告
终。”［1］P103 － 104但是，这种美好的玄学理想却被陶渊
明内化了，“问君何能尔? 心远地自偏。”有一颗向

往自然、热爱自由的心，于平凡中也能开拓出自己的
桃花源。他不苛责外界是否给自己创造了自由自在
的环境，重视的是内心的皈依，“衣沾不足惜，但使
愿无违。”玄学人生观以一元身份融合在他多元的
处世哲学中( 陶渊明的处世哲学有儒释道等思想的
粹取) ，虽然独立身份已经远去，但是对自然和个性
自由的追求仍然是它悠远的遗响。

正所谓玄之又玄，万物归真。庄子境界、玄学人
生观的追求，由最初的玄妙难解转变为嵇康将其诗
化、人间化，而源于理想、高于理想的玄学人生观，随
着陶渊明对其进行生活化的改造而得以实现，同时
玄学人生观也由独立存在而融为生活哲学中的一
元。玄归真，远为近，曾经玄远的玄学人生观经过沉
淀，最终走向了生活，这正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
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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